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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湘传统村落的景观生成与变迁1

谢旭斌，李雪娇

（中南大学 建筑与艺术学院，中国湖南 长沙 410083）

【摘 要】：传统村落的景观生成与变迁是时空语境下景观发生、发展、演变的整合过程，是群落自然地理

景观和人类聚 落文化相互作用的体现 。通过田野考察的研究方法，对湖湘传统村落景观的生成特性、生成机制及

发展变迁等进行 论述 。研究得出：①自然环境、地理物候与社会生活场景生成了湖湘村落的景观空间结构与艺术

风貌 。②景观的生 成与变迁受自然地理空间、产业经济、审美伦理与文化传承的影响，同时受“兴、生、觉 ”

的生成机制的影响 。③国家 政策驱动、生产生活方式改善与民族文化延承的内外影响因素的相互作用是促进村落

景观发展变迁的动因，应遵循 景观生成的基本逻辑，对传统村落景观进行传承、保护和开发利用。

【关键词】：湖湘文化；传统村落；景观；生成论；民族文化；生产生活方式；传承与保护

【中图分类号】：K9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 - 8462（2023）10 - 0170 - 10

DOI：10.15957/j.cnki.jjdl.2023.10.017

我国传统村落是具有一定历史、文化艺术、科技、生态等价值，以乡村社区及其住民为主体，形态多样的人居环境和风貌，

也是一个具有生成特性的、有机的整体文明文化体系。传统村落景观蕴含丰富的民族文化基因，“具有地域性和民族性的双重

特征，不同地域的自然矿物资源与气候条件，往往决定着不同地域适宜人居的建筑形制；而不同的民族村落建筑，又折射出不

同民族的文化精神与审美情趣”[1]。国家话语层面高度重视传统村落景观保护、乡村人居环境整治与村容村貌提质，相继提出

了“美丽乡村”发展战略（2013），“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的发展要求（2015），《国家传统村落保护条例》（2016），

乡村振兴战略（2017），“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2]的现代乡村建设目标（2022）等。国家“十四五”规划明确指出：要加

强“保护传统村落、民族村寨和乡村风貌”。传统村落的景观生成是先民在地理环境中长期生产生活下的文化经验的表达，是

内化在文化基因里的思维方式，也是人地关系深层次根本观念的空间显现[3]。近年来，随着城镇化、社会现代化的快速发展，

传统村落景观面临着现代化变迁与转型的困境。在国家大力保护传统村落的宏观背景下，客观认知传统村落的景观生成，研究、

保护传统村落文化景观及其生成系统环境，探索其生成机制及变迁显得尤为重要。本研究有助于推动传统村落的景观传承与保

护，为培育生态绿色、美丽宜居的和美乡村提供创新思路和理论依据。

传统村落景观是人们表达思维观念的载体，更是承袭生活智慧的物化形式，在景观生成中蕴含着人们能动性和经验性的审

美内觉。传统村落中人与天和、物我一体的空间特征，是先民在地理环境、产业经济、民俗仪礼等影响下，通过实践创造而生

成的景观空间形态。传统村落景观研究涉及到地理学、景观生态学、社会学、艺术人类学等多个学科领域，在村落景观规划、

生态作用、文化价值、旅游资源开发等方面积累了大量研究成果。地理学领域关注聚落用地与布局问题，基于景观格局指数[4]、

核密度分析[5]、GIS空间分析[6]等研究方法，探究了地理景观形态结构、格局演化进程与机理响应等多尺度层面对村落景观空

间的建构[7]。经济地理学主要从经济活动层面对人地关系进行研究，在乡村聚落研究中侧重于聚落格局和演变的经济和地理现

象解释[8]。人文地理学研究中的“文化景观基因”[9]学说系统性构建了传统聚落景观基因图谱[10]，关注景观基因识别和表达

机制、基因图谱单元模型、基因图谱应用开发等[11]，开展乡村旅游开发与规划、村落空间治理与景观保护等应用性研究[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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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观生态学研究强调乡村人居环境的生态效应[13]，通过“斑块、廊道、基质”模式分析区域内各要素组合的景观格局及其优化

策略[14]，关注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在社会学与艺术人类学研究语境下，以人的存在和社会空间演变为基点审视乡村景观，从

“审美历史地理学”[15]的角度指出原始自然崇拜是乡村文化景观生成的文化心理动因，这与早期人类认知、劳作生产布局以及

生活流程运作密切相关，进而发展演绎出文化空间、文化符号、文化形象等景观美学表征，映射出景观文化与地理环境、社会

空间的密切关系。同时，学者们关注到了村落景观具有空间分异性和时间变迁性[16]，对不同语境和视角下的村落景观变迁与生

产展开了个案对比研究[17]。通过梳理已有研究成果，可以发现，当前传统村落景观的研究集中于景观格局、空间实践、生态共

生、景观美学等方面，而忽略了对景观生成逻辑、文化内因及变迁发展的探讨。

湖南有着悠久的农耕文明史，拥有朴实多样的村落景观形式，也有着极具地域特色文化（“湖湘文化”）和艺术价值的传

统村落建筑，对湖南省域内的传统村落可命名为“湖湘传统村落”。本文以湖湘传统村落为研究对象，首先，立足田野考察与

寻访调研，考察了五宝田村、刘家古村、腊元村与外沙村 4个不同区域和类型的湖湘传统村落，对村落历史文化、景观建筑、

产业经济及变迁历程等进行了深入调研，为研究提供了数据与实证基础。其次，基于景观生成视角，挖掘湖湘传统村落的景观

生成及变迁过程，诠释其发生、发展与转化的影响因素及过程，进而探究传统村落景观生成与地理环境、经济产业、民族文化

间的内因、机制、动能与表征的关系。再次，结合古代生成美学智慧论述景观生成与的文化内因。最后，针对村落景观发展与

变迁的现实问题，提出优化策略。

1 研究区域与数据来源

1.1 案例村落

湖南省入选中国传统村落名录的 704个传统村落中，较大部分集中分布在地理位置较偏、经济相对欠发达的湘西、湘南和

湘中地区。该区域地处云贵高原向江南丘陵的过渡地带，地貌由山地、丘陵、河湖构成，属亚热带季风气候。本研究选取了湘

西怀化市辰溪县五宝田村、湘中新邵市巨口铺镇刘家古村、湘南郴州市桂阳县腊元村和郴州市汝城县外沙村 4个传统村落作为

研究案例地，原因如下：(1)五宝田村作为我国首批传统村落之一，属于血缘聚居型山地聚落。村中山、水、林、田、地、建筑

等景观要素错落有致，是湖南山地传统村落的典型代表。(2)刘家古村基于交通区位优势，产业经济影响并带动了线性景观空间

的生成。适宜流通的资源优势为景观变迁创造了条件，属于交通带动型村落。(3)腊元村作为拥有六百余年历史的传统村落，重

教明礼，家族文化鲜明。民居宗祠、庭院空间、门楣文化等村落景观主要在宗族文化影响下生成和变迁，属于文化“内觉”型

村落。(4)外沙村在传统官家文化和古代规划理念影响下，村落景观具有鲜明的礼制文化特征，属于礼制教化型村落。

以上 4种类型的传统村落既代表了在不同地理环境、交通区位与历史文化下生成的景观特征，也是城镇化推进与乡村振兴

发展下的湖湘传统村落的缩影。本文以此为研究对象，探究传统村落的景观生成、发展、变迁，以及在传承保护和开发利用过

程中面临的问题和困境。

1.2 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与考察对象均来源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部门公布的第 1～6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基于实地勘察、田野考察和追

踪寻访获取研究数据信息，过程如下：(1)初步考察：2015年 8月起，初步考察了五宝田村的村落选址、堪舆规划、建筑结构与

材料工艺等，对村落景观格局有了初步认识。(2)深入考察：2016—2017年，对五宝田村开展实地测绘与民众访谈，深入了解村

落景观的生成过程及聚落变迁路径；2017年 8月至 2019年 11月，先后对湘西、湘中和湘南地区的传统村落开展了九次田野考

察，通过寻访溯源、田野测量、无人机航拍等方法，对刘家古村、腊元村和外沙村的景观文化及其生成原因、景观保护及发展

现状等问题进行了深度调研和思考，并撰写“拯救老屋行动”系列寻访手记。(3)跟踪考察：2015—2019年，先后 8次赴五宝田

村进行跟踪考察，对村落景观的变迁发展开展调研。2020—2022年，多次赴湘中和湘南地区对传统村落进行跟踪考察与对比。

(4)考察回访：考察过程中与当地村民和政府人员保持良好的沟通与联系，考察回访了解村落变迁、发展现状与未来规划，增强

了研究的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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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湖湘传统村落的景观特征及生成机制

2.1 湖湘传统村落景观特征及生成因素

湖南多山地、丘陵、岗地的复杂地理环境与奔流不息的湘、资、沅、澧“四水”水文及流域景观特征，影响着传统村落的

选址朝向、空间组成、景观格局与景观风貌。结合村落田野考察，本文依据区位、地形、水文、交通、历史、文化等关键要素，

分别选取了血缘聚居型的山地聚落五宝田村、依托交通干道形成线性空间格局的刘家古村、民族审美文化浸染下门楣文化盛行

的腊元村和具有礼制文化表征及审美意蕴生成的外沙村 4个具有代表性的湖湘传统村落，论述景观生成的影响因素及内在生成

机制。

2.1.1五宝田村：基于山地聚落的景观生成

五宝田村位于怀化市辰溪县东南角，地处雪峰山余脉罗子山南麓以西、武陵山以东的崇山峻岭之中，是一座血缘聚居型的

山地聚落。根据辰溪县志所载：五宝田村所在地区地貌类型为侵蚀构造中山区，多为森林区，山地多，平地较少。村落景观格

局的生成与地形密切相关，同时，受依山而建、择水而居的环境生成思想的影响，选址遵循了模山范水的环境生成观。在景观

生态格局上，村落的耕地、林地、水域、路网及聚落建筑用地构成镶嵌体分布，背靠绵长的龙脉山，前偎玉带溪，地形地貌呈

四周高、中间低的特点，四面山脉主要为山地森林，中间开阔的平地主要为农田耕地，玉带溪呈飘带状穿村而过，潺潺流水常

年径流不息，形成了“四面青山环绕，一弯秀水相依”的整体格局和“人、山、水、村、田、地”统一的生态全息图[18]（图 1）。

从平面布局看，五宝田村遵循等级有序、功能有别的空间分布，形成以祖屋为中心向四周布局的聚落空间；在功能上居住区、

文教区与休闲区分区明确；道路流线呈人畜分道、内外分道、五纵九横分布。从地形梯度看，五宝田村顺应依山麓海拔分区的

规划观，呈现出“聚落耕地组合—梯田林地组合—产业经济林地”的景观垂直格局，景观梯度层级演变分明，在全域空间内形

成生态性、秩序性的景观格局。

五宝田村落景观所处的自然环境虽山峦高叠、地势险要、交通闭塞，但生态自然、植被丰富、溪水清澈。自然景观的生机、

生气往往容易激起人们对自然本真的审美感受，以及对生命意义、自我精神的思考[18]。在建筑形态方面，五宝田村的民居依山

势而建，民居院落坐东朝西，屋宇连绵，屋面飞檐翘角，生成昂扬、生机气象，彰显“兴腾”审美之势。耕读所作为村中的文

教场所，建筑审美给人秀丽、轻盈、儒雅之气，与青山、绿水、稻田等自然环境交相辉映。门额上的“三余余三”“源源而来”，

教育后辈要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同时勉励学子活学活用，勤于思辨。在景观艺术图式上，五宝田民居建筑的门楣、堂屋的梁

柱以及窗户上至今仍保留有雕刻或绘制阴阳鱼、阴阳八卦图形的习惯，蕴含着浓郁的生生意蕴。八卦图形又与寿字纹、太极纹、

太阳纹同构结合，其生发的文化语义、精神力量与创生无限、绵延发展的审美内蕴，是人们对自然的观察与事物发生、发展经

验总结和认识的结果。材料工艺与艺术装饰方面，五宝田村依靠青竹石自然矿物资源特色，发挥青竹石的适宜雕刻、耐磨特性

及青竹色泽，生成了清新文雅质朴、山水波纹交替、草绳兽纹穿插的景观意象，同时雕刻的兰花、石榴与其山间植物景象遥相

呼应，一派生机盎然气象。“生”的审美机制由此可见，在情景中交融、意境中相生，映衬出人们的审美栖息观，以及祈求富

贵吉祥的生命观和精神愿景。

2.1.2刘家古村：线性空间与产业经济共筑的景观生成

刘家古村位于邵阳市新邵县巨口铺镇北部，距离镇政府约 1.2 km，省道 S217贯穿其中。该村村口与省道相接，相较于五宝

田村，交通可达性更强，地理位置也较为优越。刘家古村受地形和交通干道影响形成线性空间格局。村中至今保存有一条石板

古官道，官道总体呈北高南低之势，北临娄底，南界永州，是古时宝庆府来往官员和商贾通行的重要商道（图 2）。据《刘家村

志》记载，“明朝年间，巨口铺镇曾为宝庆府的四大名铺之一，修驿道（今称官道）建商铺，商业十分繁荣。”直到新中国建

立初，这里仍是联系周边的重要通道和区域商品交易集散地。便利的交通条件促进了上等石材、竹子、木材等原材料的流通，

汇集了大量的能工巧匠，由此促进了手工业经济的繁荣，为村落景观艺术的审美生成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因而，在自然环

境、产业经济与手工艺文化土壤的共筑、共融下，生成了精美细腻的石雕、竹刻、木雕等传统民间艺术。刘家古村现有窗棂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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簪上的图形纹饰，不仅有宝庆竹刻的器型，也有雕工复杂、刻法老道的手工技法；不仅有构图饱满、形象生动的玉兰、荷花形

象，还有文房四宝、暗八仙等文化主题的艺术审美表征（图 3）。镌刻在石础、砖墙上的万字纹、瓜瓞纹，蕴含了生命绵延不息

的审美意蕴，无不体现出人们思维的能动性、启发性及其“内生”作用。人们“通过直观性、事实性、经验性的思维方式，并

受自然万物生机与生物季相变化影响，在景观物象中体验生命的存在、感悟生命的本源，感知自然教化的意义”[19]。

图 1 怀化市辰溪县五宝田村的景观格局

刘家古村充分利用线性空间便于流动的区位优势和产业经济适宜流通的资源条件，引导并推动了商贸、人流、文化、思想、

技术等资源要素的聚合、流动与传播，为当地经济与文化发展注入了生命活力，这也是刘家古村在历史上能够大规模营造院落、

民间手工艺盛行的重要原因。动态性、开放性与融合性的社会经济活动促进了刘家古村景观类型多样、手工技艺精湛、产业经

济发展兴盛的审美生成，营造出延承湘中地域文脉、凝聚艺术创造智慧的村落图景。

2.1.3腊元村：民族文化与“内觉”心理的景观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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腊元村地处湘南丘陵地区，背倚乌帽山，前为乐水河，南北向为农田（图 4），村落建筑景观井然有序。分析景观生成原因，

一方面受丘陵地形影响，聚落布局较为集中，“村庄与山水田林呈现依山滨河靠田的整体意象，以及顺应山水的生态格局”[20]；

另一方面，受家国宗族文化影响而形成的以陈氏宗祠为中心聚族而居理念，经六百余年发展而绵延不息。人们基于文化“内觉”

心理，以对家风族规文化的恪守与传承，延续着对家国、族群的认同。由文化内觉促发景观生成的过程，是人们集体价值观内

化与认同的心理过程，也是人们将艺术审美、精神慰藉与愿景希冀赋予景观显现的外化过程。“人们内心的善良、怜悯、感怀、

感激等构成审美内觉的‘底色’，在传统村落中被转化为对祖先的慎终思远，或转化为孝、义、忠、信等道德礼仪”[21]。宗族

礼法、耕读教化、孝友传家的优秀民族文化基因，在腊元村景观中生成了独特的“门”文化（图 5）。“门”文化中既有生成于

自然景象的“晖朝園满”“群芳兢秀”“春意盎然”“春华秋实”“郁馥兰芝”等景题，也有对后辈给予厚望的“光前禄后”

“学成在望”“锦绣前程”等格言训诫，更有生成于家风族规的“乐善家风”“文礼家风”“耕读传家”“忠孝持家”“勤俭

持家”“和为贵”“谦受益”等门楣匾额。在族群“内觉”及审美价值维度，其表达内容蕴含家园共栖、睦邻友好的民族文化

基因，彰显出腊元村对宗族伦理、道德品质、家族品行、人文精神的恪守，体现了浓厚的德治礼教观和艺术审美观[22]。

图 2 邵阳市新邵县刘家古村地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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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刘家古村的木雕艺术图式

图 4 郴州市桂阳县腊元村景观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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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外沙村：礼制文化表征及审美意蕴的景观生成

湘南的郴州市汝城县外沙村，沿着村外自西南向东北流向的耒水而建，呈狭长形布局。外沙村人杰地灵，人文荟萃，是明

朝太子太保朱英的故乡。朱氏家庙太保第（祠堂）是该村最高的古建筑。受官家文化、礼制文化影响，村落总体遵循“前栋不

能高于后栋，总高不能超过祠堂”的规划理念，建筑鳞次栉比，错落有致。村中保存有明清时期的古祠堂、古书院、古书屋等

建筑，以及古代象征着文化和功名的两对桅子石。外沙村的景观艺术中，具有“生生”意蕴的八卦图式普遍应用在建筑的梁柱、

门簪、门楣、门额上，强调阴阳生成思想，把阴“––”、阳“—”作为万物化生的基础，表征人类“内在生命”的艺术形式，

具有神秘的内生力量与外化的生机意象，映射出生生不息的生命力。外沙村盛行的门簪文化，主要以乾坤两卦形象对称布置，

或内围阴阳鱼外围 8个卦爻、或乾坤卦象结合花卉图形而成（图 6）。从生成角度分析，受我国古代哲学“天道”“天人合一”

“整全世界”观的影响，村民把天—地—人作为具有同一性、一体性的有情世界。因此，“天人同性”“天人感应”“天人合

一”等本体界与现象界的主体间性是同一的、和谐的。同时，景观图式的生成受湖湘理学文化与“天道生生”生成智慧的影响。

《周易》：“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表示宇宙万物由乾卦滋生开始，由乾卦统领天地宇宙，即乾卦是代表万物的本

体、根源，代表生命的来源。“天道生生”以八卦图形表征先民“生命世界”的艺术形式，作为一种文化符号母题，是具有世

界本原生成的内生法则与万物本根生成意义的“生成系统图”。

图 5“乐善家风”门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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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湘传统村落景观审美生成及其主要影响因素分析见表 1。

2.2“兴、生、觉”的生成机制

上述 4个村落景观的景观生成可以概括为“兴”“生”“觉”为特征的思维认知与生成机制。从感官到审美感知的体验，

从客观对象到审美主体的评价，以及审美“对象化”的呈现，是一种生成机制的方式。湖湘文化受儒道文化思想的影响，“天

道生生”为湖湘传统村落景观审美生成的主旨意象。通过村落建筑、民间艺术、楹联匾额、雕刻装饰等景观显象，生机活力的

景观生成特征与兴、生、觉的审美生成方式，将天道生生的审美特征显现出来。

“兴”的生成机制。“兴”即兴起、兴腾、兴旺之意，是审美主体对客观对象开启审美认知的一种主观能动的精神状态。

今道友信认为“兴是一种情感的兴腾”[23]。“兴腾”作为文学、艺术的审美体验，“兴”具有“升”“振”之意，其审美具有

多重性、迷漫性、感悟性。通过“兴”而形成的审美心理，是从形而上的哲学层面，由下至上的审美生成机制，即由物至道、

由象至境而生成的审美方式。反映在传统村落的地理与物候中，耕作地形、土壤环境、时令节气、光热条件等直接影响到农作

物选择与农耕规律。农耕兴家的五宝田村，村前和山麓上的农田依据时令种植水稻、玉米、油菜等作物，并按自然规律合理布

局。村民们祖辈总结出的谚语俗语，如“东晒园（菜园），西晒田（稻田）”[18]等，均蕴含着自然科学道理，同时也生成了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下具有层次感和韵律美感的农业景观。在节候的影响下，动植物随季节变化呈现出草木枯荣、昆虫发蛰、候鸟

往来等具有周期性的生命现象，由此展现的生命节律直接触动着人们“兴腾”感受。农作物欣欣向荣的风貌气势、动植物灵动

生机的生存状态、人们生产实践的繁荣景象与兴盛的愿望，共同生成了传统村落兴旺、活力的生息图景。人们感受“兴腾”的

景观气质，触发到审美“心灵”，或达到“天道、人道、自然之道”的境界，有意识地通过承袭、摹仿、转化，使自然“对象

审美化”，进而生成诸如天人合一、自然和谐、物我一体等村落堪舆思想，创作出蕴含生命活力的景观图像。这是一个合目的

性、规律性的审美认识、生成与自然创造过程。

图 6 郴州市汝城县外沙村门簪八卦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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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湖湘传统村落景观审美生成及其主要影响因素

区位 村落名称 地理特征 景观审美表征 主要影响因素

湘西 五宝田村

位于山地森林地区，地处雪 峰

山余脉罗子山南麓以西、 武陵山以

东的崇山峻岭之 中。背靠龙脉山，

前偎玉带 溪，地形地貌呈四周高、

中 间低的特点

“四面青山环绕,一弯秀水相依”的 村

落整体格局；民居依山势叠建的 聚落空间

形态；以青竹石雕刻为代 表的建筑装饰艺

术;普遍应用于建 筑装饰上的太极八卦符

号;生成于 乡土植物的雕刻艺术图式

较为封闭的地理环境，导致人们具有忧患意识 与

防卫思维;就地取材，辰溪县储量丰富的青竹 石对建筑

取材具有直接影响；本土植物对建筑 装饰纹样的影响;

受湖湘理学先贤周敦颐《太极 图》及《太极图说》影

响，其太极图式具有生生不 息的审美意蕴

湘中 刘家古村

位于丘陵地区，地处老子山 西

南部，四面群山环抱，蜿 蜒谟公河

自北向南纵贯其 间，省道 S217贯

穿其中

“龙盘虎踞，趋吉辟邪、广进财源”的

村落空间格局；以宝庆竹刻、石 刻为代表

的民间艺术；民居门簪上 的八卦图式

交通便利、商业繁荣,能工巧匠聚集,加之优质 原

材料，促进了民间手工艺的发展;具有地域特 征的植

物，包括石榴花、玉兰、菊花、向日葵等对 装饰纹样

有直接影响，审美教化内涵丰富

湘南 腊元村

位于丘陵地区，背倚乌帽 山，

村前为乐水河，南北向 为农田
以古宗祠为中心的村落布局；门 楣、

匾额、门簪文化艺术盛行

绵延不息的宗族文化影响了人们内心对家族家 规

的恪守,使得村落景观中蕴含了深厚的德治 礼教观和

艺术审美观

湘南 外沙村 位于丘陵地区，沿耒水而建

狭长形的村落空间形态；“前栋不 能

高于后栋，总高不能超过祠堂” 的空间布

局；门簪上的八卦图案

地理风貌、传统宗族观影响了村落的空间布局; 湖

湘理学文化影响

“生”的生成机制。“生”是生命力的象征和体现，是对生命活力、景物生息的本质追求，体现了“阴阳相生”“共振共

生”的哲学观。生的生成机制主要通过直觉感悟、触觉体悟、感官联想、精神观照的方式发生，并物化于村落景观图式中。这

是“本根”“在地性”层面的生成方式，具有自下而上的生命活力与气势动力，是一种生机活力的心理反映。“生”的机制一

方面是指在阳光、雨露、种子等要素影响下，自然万物遵循衍生规律，在原生性的状态中由地而生、由母孕生的“自然生长”

与“产生”机制；另一方面，既指生命体所具有的生命力与生存的状态，包括抽象出来的气势、生机、精气神等表征状态，也

指由审美感悟上升至审美移情及体验的审美机制。

“觉”的生成机制。“觉”即审美内觉，是从审美主体的内在性、自由性、社会规定性角度进行的内控与促进机制。从审

美的社会性来看，审美生成于审美伦理与审美教化为导向的社会层面，即以反映社会关系、社会秩序、伦理思想为主旨的文化

与审美自觉意识。审美自觉体现在由社会关系、宗法制度而产生的社会文化心理及集体无意识的表现。在湖湘传统村落景观中，

体现在以宗祠或祖屋为中心的布局观、诗词楹联的语义符号与景象特征、启发生命的景观符号、儒道文化影响下以宗祠文化和

伦理教化为中心的布局意识等方面。审美内觉除注重审美主体的能动性和理性思维外，更注重审美主体的内在性、自由性与直

觉体悟方式。湖湘传统村落景观中蕴含的审美生成思想，包含对“气”“象”“神韵”“境界”等直觉体悟的思维方式，以景

观文化符号表达内心体验，具有想象性、抽象性、模糊性、概念性、符号性、思想性的特征。

3 传统村落景观生成的文化内因

3.1 生成论本质及审美生成特性

生成是一种存在主体发生、发展、变化的运行过程与存在状态，“动态性和整体性是生成的最本质特征”[24]。从审美的角

度来说，“生成是一种创造性的艺术活动，是一种复杂的思维方式，其核心包括‘生’的动能与‘成’的状态”[25]。生成既是

人类创造活动的基本形式特征，是宇宙万物变化的生命状态，也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内生力与天地合成的内聚力的呈现。传统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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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是人类历史上一种重要的聚落景观，同时又是一种特殊的艺术活动表征。人们借助物质材料，结合生产技术与工艺手段，通

过堪舆选址、建房筑屋、手工艺生产等一系列活动，创造出满足生产生活的物理空间以及具有一定形式美感与审美意味的文化

空间形式。整个创造过程是审美能动性、内觉性与内生动力的激发和表现，具有审美生成的特性。生生不息的“生”之张力与

审美状态是生成美学的本质特征，这符合世界是运动变化的规律。因此，美是生成的，具有变易、流动、创造的过程状态。变

化、创造是审美生成的基本特征，是审美对象与审美主体交互而生成的审美过程与情感体验。就认识而言，审美生成是一个具

有模糊性、激发性、不预成性、不确定性的复杂思维与心理过程；就审美而言，审美生成是心智、感受、体验、情感激发的审

美创造与艺术观照；从本源来说，宇宙世界不是元素材料的构成，而是物质与能量等创生（裂变性的创造）、生发的过程。因

此，审美生成除具有发生、形成的含义外，还具有逻辑性、创造性、系统性、复杂性等特性。

生成具有两种基本样态：一种是由自然物质、能量、元素、因素等外部因素相互作用而化生的结果，这是生成客观世界与

人化自然的基本方式；另一种是由感官、心理、生理特性而产生的感知、移情与体验，这是一种心理体验与生理感知的存在状

态。“生动、生机、活力等生命体征是审美生成的重要特性；顿悟、‘兴腾’是审美生成的思维特性；同时，创造、创生、转

化也是审美生成的主要特性”[25]。审美生成的发生离不开审美主、客体的联系与作用，离不开心物相合、情景相融、意境相生

的“兴腾”体验和“突现”性过程。生成是审美主体对客体的直接、即时的存在而产生的“突现”体验和“顿悟”感受，既是

一种心理生成反应，也是一种物理生成（创造）；既是一种具有生命力形式的动能，同时也是一种存在的状态。纵观人类文化

的生成，由于人的同种同性同属的特性，虽然不同时期生成的文化功能、内容与表征不同，但总体上是趋同的、集体的，在审

美心理上形成了趋吉避凶且具有共同审美的精神愿景与审美镜像。

3.2 古代生成美学的思想智慧

我国古代有大量关于传统生成论思想的表述，“认为世界万物是生成的，万物的存在是不断生成、变化与发展的过程。经

典表述包括周易‘阴阳相生’、老子‘道生万物’、淮南子‘阴阳合而万物生’、周敦颐‘无极而太极’等观点”[25]。整体思

维观和生成思想深刻融入了人们的宇宙观、环境观、居住观，形成“天人合一”“物我一体”等观念，体现在传统村落的堪舆

布局、空间形态、景观样式、艺术装饰等方面。

《周易》是我国古代审美生成论思想的集大成者，也是湖湘传统村落文化景观生成的哲学基础。由数字（卦数）、图形（卦

象）、文字（文理）三部分组成的图形符号成为湖湘传统村落景观中常见的艺术语言符号。《易经》中的生生不息之道主要体

现在：“阴阳二体的交互变化而生万物，生生为易”；《周易大传》：“天地之大德为生”[26]。受湖湘文化特质的影响，湖湘

传统村落景观体现在以“动”“阳”“气”为审美生成特征的范畴，同时也注重“和”“中”“静”等思维观念的表征。《易

经》从对立的矛盾中，通过交合转化，从而形成了思维认识的模式和美的认识，具有朴素的辩证思想和生成思想。湖南沅陵县

二酉苗族乡莲花池村保留的古建筑群，以座西北朝东南的最高处古建筑——“老官堂”为基础，呈扇形向左右、山脚布局。在

“老官堂”古民居大门入口的石额正面，从右至左就依次阳刻有“元亨·福·利贞”5个大字。《易经》乾卦的卦辞即“乾，元

亨利贞”，代表了乾卦的 4种基本性质。“元亨，利贞”，是“大吉，吉占”之意。老官堂门楣上的元亨、利贞中间加上一个

福字，在“大吉，吉占”的语义中自然生成“福”的文化内蕴，体现了屋主人祈盼厚德载物、富贵平安的审美愿景和守正义、

祈大吉、卜吉占的审美观照。

老子《道德经》“道生万物”的生成观。作为传统哲学经典，其中的“道，是讲宇宙观的；德，是讲万物和人的本性的”[27]。

老子“道生万物”的宇宙生成观已深刻渗透在湖湘传统村落的建筑风貌、景观形态的表征符号及景观艺术图式中。基于“兴”

“生”“觉”的生成方式与思维方法，村落景观中以阴阳八卦和“太极图”为文化符号的审美图式、以“三”为基数进行景观

营造的比例尺度，均包含了“道生万物”的生成思想。村落“负阴抱阳”的堪舆选址观正体现出这一点。

周敦颐“无极而太极”的景观生成思想。周敦颐作为宋代理学的开山鼻祖，继承了《周易》及传统的儒道思想，传承并创

立了对自然宇宙生成的新思想，提出“无极而太极”的生成论思想。周敦颐在其著述《太极图》与《太极图说》中，归纳了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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宙生成的过程。湖南道县楼田村作为周敦颐出生地，以“濂溪故里”闻名。周敦颐在此受理学文化的熏陶和影响，其学术思想

中具有丰富的“仁”“义”“礼”“智”等道德教义，强调《中庸》“以诚为圣人之本”和《易经》“善”的价值作用。楼田

村中的爱莲堂、濂溪祠、濂溪书院、明清古民居、五星墩等文化景观，体现了伦理道德、仁爱孝道、礼制文化的德治礼教观，

同时具有和谐统一、尚用崇实、简单质朴的艺术审美观，是儒道文化影响下传统审美伦理观的综合体现。濂溪故里注重匾额题

字、诗文词赋的审美意趣和人文精神。村中“兰挺桂秀”“弄月”“吟风”“惟善为宝”等渗透着理学精华的匾额题字，是周

氏族人继承“心性”理学文化的表征形式。周敦颐歌颂的莲花形象作为清净、圣洁的象征，广泛出现在楼田村莲瓣式柱础、莲

花覆盆式柱础等景观图式语言上，与“出淤泥而不染”的文化思想相得益彰，生成“静而清”的景观意象。在周敦颐理学思想

的影响和辐射作用下，新邵县温泉村的周家大院“濂溪第”、沅陵县莲花池村的向宗彦故居等建筑景观，“莲花”作为象征高

洁、干净的文化符号，物化在建筑构件和艺术图式中，在主、客体心物相合、意境相生的“兴腾”体验中生成了以“静”“清”

为特征的审美情境。

4 传统村落景观的变迁与保护

传统村落的景观生成受地理环境、社会变迁与政策调控等外化路径的影响，更受民族文化生成思想及文化心理与思维特性

的内化影响。因此，在传统村落景观保护与开发利用过程中应结合景观生成路径与社会变迁因素加以综合考虑。

4.1 国家政策驱动下的景观保护

国家政策、社会资源、土地配置等相关条例法规是促进现代景观生成与开发利用成败的重要因素。受城市化的裹挟，乡村

景观的变迁乃至衰退现象日趋严重，为化解这种景观风貌异化、解体的困境，国家话语的在场为乡村景观保护与科学发展提供

政策保障。上文中的刘家古村景观格局沿省道 S217与官道布局而呈线性空间形式，由于历史悠久、地势平坦、交通便利，随着

该村先后入选中国传统村落、湖南省美丽乡村重点县建设试点村，再到被评为湖南省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其景观风貌、形制也

随着相关建设保护、开发利用政策与资金投入而发生变迁。现代景观风貌整治与变迁沿着省道而展开。一方面，古村整体风貌

受历史文化建筑及地域文化符号影响，原有的历史文化要素、斑驳肌理材质、新旧建筑形制风貌趋向协同。通过景观织补，碎

片化的斑块被织补成整合空间，混杂的村落肌理变得整体化，不仅协调了景观要素、建筑风貌的协同性问题，而且改善了公共

景观环境，整治了村落杂、乱的问题。另一方面，为保护村落建筑的地域特色，刘家古村对重点公共建筑、特色民居建筑进行

了风貌修复，在遵循原样态、老工艺、旧材质的基础上，创新运用新材料新技术，将历史环境要素、历史文化符号融入了现代

景观建设中。同时，景观保护应避免政策多元主导下主体性不明确、景观风格杂糅性的问题，尤其要避免建筑立面造型、色彩、

轮廓的雷同。针对民族语言符号借用、套用、错用的问题，要遵循景观生成的审美意蕴与文化内涵特性。

4.2 生活方式改变下的景观提质

随着生活方式的改变、产业结构的调整、居住观念的改变与现代信息化的快速发展，乡村景观生成由传统农耕文明转向后

农业文明和现代工业文明，农民的传统生活方式、实践活动及精神价值认同等也发生了结构性转换。人的现代化成为农民精神

生活变革的内在逻辑。考察中发现，基于对现代景观空间与生活方式的需求，农民在改造房屋的过程中更换了砌筑材料，砌筑

起了现代材质结构的水泥房，室内也配置了现代厨卫空间与家电设备。生产生活方式改变下的景观提质和现代化发展是值得肯

定的，但应正确认识景观生成的基本逻辑，进行适度改造，同时促进村落公共景观空间的文化营造与共享，避免景观特色的雷

同与创新不足问题。

4.3 民族文化延续下的景观传承

传统村落的景观生成是民族生成思想及文化心理的内化结果。腊元村拥有“勤耕谦学，乐善融睦”的崇文理念和重教明礼

的“门文化”景观。这种以匾额、楹联为物质载体，表达明志、纪念、期许、教化等家国观念与群体共识的文化景观，传播了

“耕读传家”“勤俭持家”的教化思想，以及腊元村“门文化”的精神信仰与价值取向。这些以家国为主旨含义构建的话语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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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对于维护乡村秩序、构建乡土文化、凝聚民心民力具有积极的作用。现代和美乡村建设离不开传统“门文化”所表达的家

园文化、家国情感的景观形式。“门文化”作为体现文化自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景观载体，应避免时代变迁下景观

形式趋于简单化，甚至逐渐消失的迹象，这是我们应该注意保护、传承、开发的文化资源。

5 结论与讨论

5.1 结论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湖湘传统村落的景观生成，蕴含在堪舆选址、村落建筑、楹联匾额、雕刻装饰等景观形式与内容上，

体现在阴阳八卦图形符号及其民族文化的哲理诠释中。村落景观的变迁与发展，受到地理环境、社会经济发展、政策调控等外

界影响和传统文化内生作用的双重驱动。总体来看，湖湘传统村落景观生成于生生不息的文化精神为艺术表征的生活图景，是

基于人们长期生产实践及认识论基础上审美生成的艺术观照。本研究得出以下结论：(1)湖湘传统村落的地理与物候决定并形塑

了景观空间结构。同时，村落生息图景是生态环境、产业经济、生活场景等人文地理与经济气象的审美映照。湘西、湘中、湘

南地区的传统村落体现了不同地域下地理环境、区域交通、民族文化等要素对村落景观生成与变迁的影响。(2)湖湘传统村落景

观的生成受《周易》八卦、老庄“创生”、周敦颐“太极”等中国传统生成论思想影响，在“兴”“生”“觉”的生成机制中

形成了“生生不息”的景观特征。(3)国家政策驱动、生产生活方式改善与民族文化延承是促进村落景观变迁与发展的动因，应

遵循景观生成的基本逻辑，在生成系统环境中传承、保护村落景观。

5.2 讨论

村落景观形态是农耕社会人类社会发展到较高水平的实践生产的生活图景，并随着社会变迁和政策调控等外部因素而产生

变迁。通过对五宝田村、刘家古村、腊元村和外沙村的田野考察与研究论证，可以看出湖湘传统村落的景观生成不仅是地理环

境下的景观建造，也是蕴含生命活力、家国情怀与审美伦理的艺术观照。传统村落景观是饱含乡愁、安顿心灵、承接现代文明

与生活方式的珍贵文化资源，更是培育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宝贵财富。在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

代背景下，科学把握景观生成变迁的历史逻辑，遵循中国传统哲学“生成论”思想及方法，探讨现代景观生成、艺术创造、文

化发展及现代审美观、价值观的生成规律，对诠释我国传统村落的景观生成机制、传承村落景观的文化艺术内核、科学保护和

发展，以及培育生态聚居、产业经济、审美文化、生活安全相聚合的乡村生息图景提供了参考。对基于生成思想的“天人合一”

“物我一体”等“系统论”“整体论”进行的景观生成与变迁新阐释，为研究现今乡村面临的景观文化衰落、生态发展失衡等

问题提供了理论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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